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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闽语的“卜”和“挃”都是“要”的意思，是口语中的常用词，也是未见于外方言的闽语特征词。但是

在各地闽语中，“卜”和“挃”不论是用字还是读音、意义或用法都有许多差异。通过对闽语的“卜”和“挃”的分

析，研究认为，方言词汇的研究应着力于常用词，尤其是口语常用词。但是，常用词的比较研究，不能只取某一

个词义作孤立比较，而必须从整个义位的系列并联系义素的组合，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才能认识单个常用词

的完整含义和功能。而且，常用方言词的比较，应对内比较同区方言之间的异同，对外比较方言与古今通语的

异同，如此才能准确提取归纳方言的特征词及其历史层次中的语言事实与演变规律。最后，对方言常用特征

词的词源考证很重要，但必须经过音韵论证、字义分析和古籍用例引证等环节，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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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语的“卜”和“挃”都是“要”的意思，可分说，也可以连说，是口语中的常用词，也是未见于外方言的
闽语特征词。全国方言中除了闽粤客等方言，“要”都说“要”；而东南方言中说“卜”和“挃”的也仅见于闽
方言。这样一个重要概念，不论是古汉语的“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行将就木”）或现代汉
语的“要”（“要他”、“要说”、“要好”、“要走了”），在闽方言都不说“要”。但是在各地闽语中，“卜”和“挃”
不论是用字还是读音、意义或用法都有许多差异。以下分别讨论。

一

“卜”通行于沿海闽语。
福州话“卜”音ｐｕｏ２３，一般不单用为动词，用作助动词和副词。例如：“若卜赢，钱先行”（俗谚：多花

钱能得利），“卜食白米，等哥去担，卜使奴婢，谊女堆山”（童谣，谊女：丫环），这些“卜”是“想要、要”的意
思；“卜死卜臭”（惯用语，喻一副臭脸），“花卜开了”，其中的“卜”是“将要”的意思。
莆田话“卜”音ｐｏ３２，一般也不单说，而用作助动词和副词。例如，“阿公卜去牵，阿妈喝唔然”（童谣，

唔然：不行），“池咧无水卜算饲鱼”（谚语，算：想）。
闽南话的“卜”大多可以单独用作动词，如说“卜啊唔？卜”。但更多的也是用作助动词和副词，如说

“卜买着紧去”（要买得快点去），“卜知都唔去”（要是知道就不去了），“日卜落了”（太阳快要下山了）。泉
州音ｂｏ５，厦门音ｂｅ３２，漳州音ｂｕｅ２１，浙南闽语（苍南灵溪话）音近泉州话ｂｏ５（阴入字归阴上）。
雷州（海康话）音ｂｕｅ５５，也用作助动词和副词。如说“热卜死去”（热得要命），“我卜有想去呃”（我定

会要去），“天卜光啦”（天快亮了）。有时还可重叠，以加重语气，如“人卜卜来齐啦”（人快要到齐了）。
海南屯昌话音ｖｅ５５（也是阴入调白读），表示“想要”，用作助动词。如说“卜想去住喽讲”（想要去住

了），“汝卜去阿是无去”（你是要去还是不去）。海口音ｍｏ５５，意为“快要”，如说“卜落雨喽”。还组成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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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挃”的分布多局限于福建沿海的闽语。一般不能单说，但经常和“卜”连用。凡是可以说“挃”的方
言，都同时有“卜”的说法，而且“卜挃”二者连说，表示的也是“意欲拥有”之意。
闽海的“挃”都是阳入调，福州、厦门同音ｔｉ５，莆田话阳入字白读归入阳平ｔｉ　２４。“卜挃唔挃”连用是

极常用的口语。如福州童谣“新人轿里咧啼猫，啼甚乇，卜挃衣橱共椅桌”（新娘在花轿里哭，哭甚么，想
要衣柜和桌椅），莆田歌谣也有类似说法，“卜挃甚物汝罔讲，卜挃金手指十八个”。在问答里，一般都说
“卜挃唔挃？卜挃，唔挃”，偶尔也简化为“挃唔挃？挃，唔挃”。福州话的“有无”还可表示意愿“要不要”，
所以也说“有挃—无挃”。在短语里可和助动词、否定词连说，如“爱挃”、“无爱挃”、“敢挃”、“唔敢挃”、
“通挃”（可以要）、“唔通挃”（不能要）、“莫挃”（别要），还可说“有侬卜挃”（有人要）、“无侬挃”（没人要）、
“三侬卜挃，四侬无份”（许多人争着要）。此外，“挃”既不能单用，也很难单独与其它词语组合。

“挃”未见于早期的闽语字书和词书。福州话的《戚林八音》、泉州话的《汇音妙悟》、厦门话的《八音
定诀》和《渡江书十五音》，以及漳州话的《十五音》，均未收“挃”，也未在ｔｉ（阳入）的音韵位置注字。１８７０
年麦克礼的《福州话汉英词典》也未收录“卜挃”和“唔挃”。１９１３年Ｔａｍａｊｉ的《厦门音字典》只收“卜”

ｂｅｈ，未收“挃”ｔｉｈ。最早记录福州话的“挃”是１８９１年在福州出版的Ｔ．Ｂ．Ａｄａｍ所编的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ｃｈｏ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只有ｗａｎｔ下注有“ｏｉ（阴去，爱）、ｏｉ（阴去）、ｔｉｈ（阳入，爱挃）、ｔｉｈ（阳
入，挃）、ｗｏｎɡ（愿）”的音（该书未注汉字）。记录厦门话的“挃”是１８７３年伦敦出版的道格拉斯的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ｏｒ　Ｓｐｏｋ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Ａｍｏｙ，该书有“ｔｉｈ：ｂｅｈｔｉｈ（卜挃）、

ｂｂｅｈｔｉｈ（无卜挃）、ａｉｔｉｈ（爱挃）、ｍｔｉｈ（唔挃）”，但也未注汉字。这说明早期福、厦闽语有“ｔｉ□”的说法，
但无“挃”的写法，因为本字未明。方言字书从汉字出发，所以有的方言词的读音也未收录。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时，把“ｔｉ□”的音记为“挃”。黄典诚先生主张写作“挃”
的根据是《说文》的写法“挃：陟栗切，‘获禾声也’”。《诗经》有“获之挃挃”，当是拟声词，而非动词。虽然
语音对应是符合了，但字义显然有别。以此作为“ｔｉｈ□”的本字，看来根据不足。这个沿海闽语的特征词
可能另有来源。
沿山闽语“要”（意欲拥有）也没有“挃”的说法。建瓯话ｎｉ（阳去）５５（让）的说法，这是“卜挃”的合

说。此外，也有“□ｔ２１”的说法，如“佢唔□我□”（他不要我要），“我唔□佢齐齐去”（我不要他一齐去）。
有时也和“让”连说，如“让□就来拿”。这个“□ｔ２１”语意和沿海闽语的“挃”十分相近，但是语音不合。
“挃”是咸、深摄入声帖韵或臻摄入声质韵的白读音，阳入调（与铁、碟、侄同韵），而建瓯的“□ｔ２１”是曾梗
摄入声，德韵或陌声韵的白读音（与得、格同韵），其本字应该是“得”。永安话“不要急”（别急）说“唔得
紧”，可以作为旁证。从字义上说，“获得、得到”和“意欲拥有”，乃至粤语的“得、唔得”（可以、不可以）都
是紧密相关的。这是沿海闽语和沿山闽语字音相似而不相同的词汇差异的一个很好例证。
潮、雷、琼闽语中未发现“挃”的说法，通常说成“唔爱”。只有雷州的海康话有“无地□ｂ□ｔｉ　３３”的说

法，如“定定行，无地走”（慢慢走，别跑）。海康音浊字混入阳上，喉塞尾已消失，可能“无地”就是“挃”的
异地留存。

三

通过对闽语的“卜、挃”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发。
第一，方言词汇的研究，乃至整个汉语词汇的研究都应该着力于常用词，尤其是口语常用词的研究。

口语常用词，特别是其中的单音词往往有多个义项、多种用法。一个常用词不论是意义的延伸、分化或
词语的组合，都形成了一个大大小小的系列，只有从系统上考察，才能认识单个常用词的完整含义和功
能。闽语的“卜、挃”既能分离，也能合说，基本义是“想要”和“将要”。在语流中可以用作动词（“卜挃”、
“卜”）、助动词（“卜去”），也能用作副词（“卜死了”），还能和别的语素合成双音的关联词（“若卜去着赶
紧”）。但具体的含义和用法在不同的闽语中又有许多差别。可见，这两个字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许
多闽语的特点。
其实，不但是方言之间，即使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常用词在意义分项和功能组合上，也是常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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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对应的词只是少数。例如，动词“卜挃”，厦门话只能带体词宾语（“卜挃红的，卜挃即本册”），而
福州话还可以带一些谓词性宾语（“卜挃伊来”（希望他来））；作为连词，厦门话可说“卜是”，用作表示假
设的连词（“卜是伊来就好”），福州话就不行。就闽语和普通话作比较，“要”和“卜、挃”的意义和功能的
不对应就更多了。例如：“我向他要了一张票”，闽语不说“要”而说“讨”；“他要我借钱给你”，闽语“要”说
成“教”；“你一定要记住”，闽语“要”说“着”；“时间到，要走了”、“要一万元才够”，这两个“要”闽语也说
“着”。可见，常用词的比较研究不能只取某一个词义作孤立的比较，而必须从整个义位的系列并联系义
素的组合，作为一个系统来比较。
第二，就常用的方言词作内外比较，对内比较同区方言之间的异同，对外比较方言与古今通语的异

同，这是方言词汇研究的更高要求。这类研究不但可以准确地提取方言的特征词，了解方言的特征词中
所沉积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事实，而且可以考察方言词汇在传承和变异过程中所体现的规律。不仅
如此，“礼失而求诸野”，许多方言的特征词及其历史层次演变规律要是摸清了，汉语的词汇史也就能突
破书面文献比较研究的局限，获得更加广泛的、鲜活的，比典籍所记录的更加准确的材料依据。本文所
比较的“卜”，作为动词，在上古汉语用的是“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助动词，上古说“将”（“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要”的古义是“腰”（“要，身中也”———《说文》），后来引申为“重要”（“先王有至德要道”———《孝经》），又
引申为“截取”（“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孟子》）。汉代以后才逐渐引申为“意欲”并取代“欲”。
可见，从上古的“欲”到中古的“要”，闽语的口语都没有明确的介入。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常说，闽语最
为古老，保留了许多上古汉语的成分，又有所谓语音系统“超《广韵》”的说法。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语
音和词汇的变化往往不同步，语音、词汇中也都有古老的留存和后起的变异，只能就具体事实做分析。
无论如何，闽语里有许多异于别处方言的常用特征词，这些特征词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闽语的历史是十
分重要的。
第三，对于方言常用特征词的词源考证很重要，但是这种“考本字”必须十分慎重，但求“锦上添花”，

切勿“画蛇添足”。为方言词造个俗字以图书写方便，这也无妨，但一定要标明同音字、训读字、本地确已
通行的俗字或新造俗字。不加分别而滥用各种字形，只会造成混乱，是不可取的。上文所述，基本上否
定了“卜”和“挃”是本字。既是常用词，如果是古来传承，不可能在前代语料里找不到任何用例（书证）。
因此，为方言“考本字”必须经过音韵论证、字义分析和古籍用例引证等环节，这是不能动摇的。于古字
书找不到特定的声韵组合的用字的，可能是字书失收，也可能是方言的创新；于古籍找不到用例的，可能
是未进入通语的方言词，也可能是从原住民语言借入的底层词或语言接触中吸收的他族语词。切不可
认为方言词“无一字无来历”，也不能认为古籍必定囊括了所有的古语词。看来闽语的“卜、挃”与“欲、
要”都没有关系，但是它在闽语区分布广泛，彼此大体对应，也是使用频繁的特征词，可以认为是一组同
源词。究竟是什么语源，这还有待于与古今民族语言的比较。闽语形成于闽地，汉代就有闽越族人集中
居住于武夷山区。虽然两千年过去了，但是闽越人的语言不可能在闽语中荡然无存。如今的闽方言研
究已经逐渐深入了。古闽越语在闽语中的留存研究应该提上议程了。看来，“人为侬，足为骹，屋为厝，
儿为囝，穿为颂，干为焦，多为侪，一为蜀，平地为埔，巢为岫，太为卡”，还有本文所讨论的“卜、挃”，是否
汉语的语源，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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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李如龙．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Ｍ］．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　李荣．福州方言词典［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４］　李荣．厦门方言词典［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５］　李荣．雷州方言词典［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６］　李荣．海口方言词典［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　周长辑，林宝卿．永安方言［Ｍ］．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８］　蔡俊明．潮语词典［Ｍ］．香港：香港中文大学，１９７６．
［１９］　温端政．苍南方言志［Ｍ］．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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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安溪廖长官纪念馆竣工

前不久，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香港、台湾的廖氏同胞回到家乡泉州，与国内千名廖氏乡亲汇聚

安溪，出席廖长官纪念馆竣工庆典活动。

廖长官名俨，字端庄，生于唐武宗会昌五年（８４５），原在河南为官。他勤政爱民，后因避乱到泉州，隐居安溪县建

县前身的小溪场，带领乡民开发小溪场，被民尊奉为长官，故民间有“未有安溪县，先有廖长官”之说。后人思其功

绩，在其身后建廖公祠崇祀，１９９０年迁建于东岳庙西旁，其后裔遍布海内外。

廖长官纪念馆占地１１．２亩，建筑群有廖公祠、功德堂、族贤堂、碑林、聚贤楼、依山楼、基金楼等，总建筑面积

３０００多平方米，１０多年来不断完善建筑，现已全部建成，累计投入资金１０００余万元。全面建成的廖长官纪念馆，已

成为安溪县城凤山公园的一大胜景。（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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